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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我國古代的許多藏書家，都懷有自己的理想及抱負。他們對於經眼閱讀或收藏的

善本典籍，都留下印記引以證的習慣，這也構成中國古代典籍常見有藏書印記的一大

特色。他們不但延續了歷史的生命，也對知識文化的推展，作了偉大的貢獻。藏書印

的種類、形制與風格包羅萬象，並無一定的準則，完全依藏書家個人的喜惡與品味而

定。隨著紙本與雕版印刷的興起，藏書印記由唐代偶有所見，至明清之際蔚為風氣，

廣受藏書家的喜愛。這些藏書章不止在於美觀，可供觀賞而已；而是這些小小的藏書

章裏蘊藏著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本文以國家圖書館典藏善本古籍裡的藏書印記為主

要探討的對象，並藉由藏書印記來說明藏書家對書籍的保護，以及藏書家愛書的心

境，希望藉助本文能找回讀書、愛書、藏書的原意，進而建立溢滿書香的社會。 

The collector’s seal was commonly found in many Chinese rare books. Seal wa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re books and helped the spreading of  book 

knowledge and culture. The types and styles of  seal are varied and have no specific 

rules of  designing. The collector’s seal was found in Tang dynasty and widely foun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which attracted book collectors’ attention. The seal was not 

only for appreciation and also told many interesting stor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history, and design of  the books seal found in the rare books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study could make contribu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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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book loving society.   

 

【關鍵詞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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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藏書印又稱藏書章，從廣義上來說，是出於不同目的，鈐蓋在文獻上的各種標記。

從受印者來說，包括圖書、書法及繪畫作品、信件、公文等紙質文獻資料；從施印者

來說，包括文獻的收藏者、觀賞者及校勘題跋等整理者。從狹義上來說，藏書印是藏

書人用以表明圖書所有權和表達其個性情趣的一種印章（吳芹芳、謝泉，2005）。 

從古至今，有數萬藏書家在保存文化、傳承文明方面做出了貢獻。先秦兩漢之際，

出現了「圖書館」，當時稱之為「藏史」、「柱下史」等，著名哲學家老子曾出任過「柱

下史」。戰國時的惠施因藏書較多，史書上稱之為「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莊周，1605）。

秦漢之時，著名的藏書家伏勝為了躲避秦始皇焚書之厄，乃將《尚書》等典籍藏於舊

宅牆壁之中，漢定，再求其書，已損失數十篇（梁戰、郭群一，1991）。紙張和印刷

術發明後，書籍不再是奢侈品，而逐步走向了民間。唐宋元明清各朝，藏書家更是層

出不窮、代不乏人。 

古代的藏書家，都懷有了不起的理想及抱負。他們對於經眼閱讀或收藏的善本典

籍，有留下印記引以證的習慣，這也構成中國古代典籍常見有藏書印記的一大特色。

他們不但延續了歷史的生命，也對知識文化的推展，作了偉大的貢獻。他們多為貴族、

官員、學者等具有社會地位之人，他們對典籍有一定的修養和鑒賞。透過不懈的收藏，

努力搜求版本品質高、流傳年代久的精善之本，或稀世罕見的孤本，並且對藏書精於

校勘、考證、辨偽，以至於諸多藏書家精通目錄、版本、校讎之學，且對某些學科領

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我國的刻印術，大約起源於商周，不過，將它鈐在字畫或書籍上，大約是在唐代。

印記的主要用途，是做為徵信或識別；用它鈐在字畫和書籍上，最初也是為了識別收

藏品。所以鈐在古書上的圖章，最常見的是寫「某某人珍藏」或「某某齋秘藏」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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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前者寫的是收藏家的姓名或字號，後者寫的是收藏家的書齋。 

 書齋，有時候稱做軒，或叫做閣、樓、居、山房、堂、廬、室、館、精舍、庵、

園、屋、廛等，所以我們要刻藏書章，應該先為書房取個名。前人為書齋取名，饒有

深意。如清代的大史學家徐乾學，他在屋後蓋了一棟大藏書樓，共有七楹，貯書數萬

卷，將藏書樓取名「傳是樓」。又如周春，也是清代著名的藏書家，他曾經得到一部

宋刻的禮書，接著又得到一部宋刊的陶詩，兩書並存一室，所以書齋取名為「禮陶室」；

後來禮書賣了，遂將室名改為「寶陶室」；接著陶詩又售去，於是悵然的將室名改為

「夢陶齋」（劉兆祐，1983）。到了後來，珍藏書章的目的，不在於識別收藏而已，每

將自己得書的經過，或告誡子孫的話，也藉著藏書章的銘文表達。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歷時85年藏書，承續千年累積的文化遺產，並以

保管歷代珍貴圖書文獻為其主要職責之一，館藏善本古籍相當豐富，尤具特色，深獲

國內外學術界重視。1940至1941年間，對淪陷區善本書的多方洽購（封思毅，

1989-1992）。江南民間藏書流散，在「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成員積極奔走之下，陸

續蒐購江南著名藏書家典藏之籍，歸納可知書主及數量為： 

1.  吳興張氏適園（張鈞衡）：善本1,200餘種、精品約600餘種，黃跋書160餘種。 

2.  劉氏嘉業堂（劉承幹）：宋元本30餘種、明刊本1,200餘種，鈔校本30餘種，稿本

400餘種。史、集二部多佳本。出自天一閣、抱經樓舊藏不少。 

3.  江寧鄧氏羣碧樓（鄧邦述）：善本約310種，以抄校本有名於時（大多為寒瘦目

所著錄），又有汲古閣所刊書16種。 

4.  順德鄧氏風雨樓（鄧秋枚）：藏書750種，明刊善本及抄校本近200種，叢書110

餘種。鄧氏以流佈民族文獻見長，其重點在清初諸家著作，多為罕見。 

5.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瞿紹基）：元明刊本及抄校本60餘種。 

6.  費氏念慈：善本200餘種，宋元明精刻本近100種，抄校本在100種以上。 

抄本皆佳，每足補正四庫本。清儒中，乾嘉諸大師之著作，已得其所藏的十分

之三、四。 

7. 劉晦之遠碧樓：所藏宋刊等，全部在此。 

8. 嘉興沈氏海日樓：藏書80種，天一閣舊藏不少，多佳品（封思毅，1989-1992）。 

9. 聊城楊氏海源閣（楊以增）：宋元本及抄校本百餘種（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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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吳縣潘氏滂喜齋（潘祖蔭）、江安傅氏雙鑑樓（傅增湘）等，這些善

本大多鈐蓋「希古右文」、「不薄今人愛古人」朱文牙章，以避免引人注意。在1940至

1941年間蒐羅古籍善本，計有4,864種48,000冊。後又接收陳群「澤存書庫1」的藏書。

遷臺後，先後購得張溥泉遺書，又受贈於王氏觀復齋與湘潭袁氏玄冰室二家藏書，自

此奠定在國際古籍典藏與漢學研究之地位。 

 

    

          

圖1  國家圖書館善本古籍所鈐印藏書家的藏書印記 

 

這批身價不凡的善本古籍，除了具有史料價值外，如單從版本特色、藝術鑒賞的

角度觀察，也有可取之處。這批涵括宋元明刊本、寫本、抄本在內的古籍，從版式到

行款、從文字到圖像、從字體到墨色、從鈐印到題款、從紙張到裝幀，都從一個側面

反映出當時的時空，折射出當時的歷史。舉例言之，國圖所蒐藏這批善本，有紙白如

玉，墨若點漆的宋刊本；有字體嫵媚，雕鏤精麗的元刊本；有古樸可愛，史集稱雄的

明刊本。還有經乾隆禁燬和洪楊之亂，成了流傳絕罕的古籍，而萬曆、天啟、崇禎、

清初以及嘉慶、道光等刊本，除了具有明清初史料價值外，更可以表現出卓越的藝術

特色。 

 

                                                      
1
陳群（1890-1945）為汪偽組織內政部長，他在上海、南京兩地各建造書庫，蘇州亦有一些藏書。大部

分藏書是戰時私人與公家機構來不及疏運，由各地方偽組織接收後轉送內政部，他一概照收。所接收

藏書中，如趙烈文於清咸豐 8 年（1858）至光緒 15 年（1889）《能靜居日記》手稿、宋乾道淳熙間建

安王朋甫刊本《尚書》等，都相當珍貴。又如清楊德亨《尚志居集》，具備了著者第一、二、三次刪改

底稿本及清光緒九年原刊校樣本，可視為一書從撰稿到出版的最完整呈現，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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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層來看，國圖收藏的是文獻，但如從深層來看，國圖收藏的其實是文明的歷

史與記憶，其豐富內容已廣為海內外學術研究者所引用與重視，咸認為是研究中華古

文化的重要資產。 

本文以國圖典藏善本古籍裡的藏書印記為主要探討的對象，並藉由藏書印記來說

明藏書家對書籍的保護，以及藏書家愛書的心境，希望藉助本文能找回讀書、愛書、

藏書的原意，進而建立溢滿書香的社會。 

 

二、藏書印的類型及其作用 

 

鈐印，中國古代官方檔或書畫、書籍上面的印章符號，是書籍在流傳過程中由藏

書者鈐蓋的印記、印章，用以表明書籍的所有權及表達收藏者個性情趣的一種印記。

清末著名學者、藏書家葉德輝在《藏書十約・印記》中是這樣描述藏書鈐印的：「藏

書必有印記」（葉德輝，1978）。因此，藏書印記是研究我國歷史文獻發展變化的重要

依據。流傳至今的古籍，卷首大多鈐有累累藏書印，古雅別致，朱墨燦然，亦是開卷

依樂。明清兩代，一些較知名的藏書家幾乎都有幾方乃至上百方藏書印，每得好書，

把玩珍賞之際，必鈐印其上，其後是書流轉遞傳，乃至朱痕累累。 

國圖自1933年在南京成立籌備處開始，不斷蒐集古本舊槧，善本古籍達12,922種

135,478冊。歷來遞經公私儲藏，書葉之內收藏印章，不乏名家之作，舉凡真賞、精鑒、

校勘、審定、借觀、讀過、經眼、書尾，以至傳誡、述志、寄情、題跋，莫不印以誌

之。其印文則鐘鼎篆籀紛陳，其色則丹黃朱藍相參，其形則方圓長闊與葫蘆連珠並見，

硃痕滿紙，動人心目。它不僅藉可考鏡圖書授受之源流，亦足供金石方家之俊賞。依

據楊果霖指出「國家圖書館善本古籍鈐印大約五萬四千方印文」（楊果霖，2017），實

際上，國圖在1988年編印出版《善本藏書印章選粹》一書，也沒有針對藏書印做過統

計，尚待查證。目前國圖正在整理善本古籍裡的藏書印，俟整理完成後就有比較正確

的數量。 

依據國圖鈐印在善本古籍中的藏書印來說，其藏書用印，形制不一，風格各異，

就藏書印文內容而言，可歸納為名章印和閒章印兩大類。 

（一）姓名印 

此印為最常見或常用的藏書印，而且是在比較正式的場合下使用，表示個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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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符記。如鈐在清康雍間（1662-1735）原刊本《河工見聞錄》的「盧文弨印」，鈐在

明刊本《改併五音集韻》的「翁方綱印」，由此可知藏書先後遞傳。 

                    
圖2 〈盧文弨印〉白文方印   圖3 〈翁方綱印〉白文方印 

（二）別名字號印 

古代對於個人的取名比較講究，除有姓有名外，還產生了與名相應的字、號，表

述個人的志趣情操或某一方面的特點。如鈐在南宋初期刊宋元明弘治嘉靖遞修刊本《

宋書》的「徐健庵」及「劉承榦字貞一號翰怡」。 

                        
圖4 〈徐健庵〉白文方印  圖5 〈劉承榦字貞一號翰怡〉白文方印 

（三）齋室名印 

大凡藏書之家，都有自己的藏書齋、室、堂、閣、樓名，並刻成印章，鈐於書上。

世家藏書者，又往往沿用同一室名印，如鈐在明弘治間（1488-1505）藍格鈔本《三元

通天照水經》的「天一閣」朱文長方印；鈐在明萬曆丁丑（5年，1577）至戊寅（6年，

1578）真賞齋刊本《自雲樓摘集》的「鐵琴銅劍樓」白文長方印，均幾代人相沿不易。 

                          

圖6 〈天一閣〉朱文長方印         圖7 〈鐵琴銅劍樓〉白文長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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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平行第印 

以生平行第入印是藏書印中一大特色。如《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一書鈐印有〈金

吾大將軍新安伯萬登公三十世裔孫〉朱文方印，此處金吾大將軍指孫萬登，字子庸，

唐青州人。曾任青州江南節度使，唐末官至金吾上將軍。而近代周大輔有印鈐蓋於《

李長吉詩集》中。玄黓涒灘是太歲紀年，干支即「壬申」。「月在終辜」指他出生月，

「辜月」是十一月的別稱，「終辜」可以理解為十一月結束，即為十二月。「朔」為每

月初一日，當年十二月初一正好是辛亥，那天下午酉時恰為「丁酉」。結合他的活動

時間可確定他生於農曆1872年十二月初一下午五時至七時。生平行第印對研究藏書家

的生平家世極為有用。 

                      
圖8 〈金吾大將軍新安伯萬登   圖9 〈我生之年歲在玄黓涒灘月 

公三十世裔孫〉朱文方印                在終辜辛亥朔丁酉時〉朱文方印 

 

（五）仕途功名印 

藏書家中不乏功成名就者，如清代著名藏書家楊紹和。有一印曰：「道光秀才，

咸豐舉人，同治進士」，簡直就像學歷證明書。 

 

 
圖10 〈道光秀才，咸豐舉人，同治進士〉朱文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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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藏鑒定印 

這是藏書印中內容最豐富，也是最具史料價值的一種。最著名的是明代毛晉的橢

圓形「宋本」一印，葉德輝《書林清話》云：「毛氏于宋元刊本之精者，以宋、元本

橢圓式印別之，又以甲字鈐于首。」（葉德輝，2002）毛氏以後，模仿者甚多。如汪

士鐘、季振宜、吳騫等人都有橢圓形朱文「宋本」印。 

 

                            
圖11  毛晉藏書印「宋本」         圖12  季振宜藏書印「宋本」 

 

                            

圖13  汪士鐘藏書印「宋本」       圖14  吳騫藏書印「宋本」 

（七）校讀印 

一書經名家校讀後，往往會身價百倍，故精校本亦被視作難得的善本，如「公魯

校讀」白文方印、「藝風審定」朱文方印、「南陵徐乃昌審定善本」朱文長方印等。 

                    
圖15「公魯校讀」白文方印  圖16「藝風審定」朱文方印  圖17「南陵徐乃昌審定善本」朱文長方印 

 

閒章印是指用以表達其藏書觀、惜書情、旨趣欲求、處世態度等。其印文常以某

某家藏、秘笈、鑒藏、珍藏、藏真、鑒賞等出現，以反映藏書家意願（熊焰，2003）。

藏書家之閒印，雖不如姓名印、齋室印之常用，而是偶一鈐蓋於書冊，然其多為藏書

家之志趣、心境之寫照，不可不注意。閒章印包括以下三種（蔡雲峰，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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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箴言印，以格言、警句作為印章的內容。從不同角度表達藏書者的治學態

度或者是對書籍的情感，以規勸、告誡後人為目的。 

其二、鑒賞印，表示藏書者鑒賞過的。多含有「珍藏」、「曾藏」、「閱過」、「過眼」、

「過目」、「經眼」、「眼福」等字眼，表達了藏書者對圖書的珍愛之情。 

其三、記事印，用與藏書有關的事作為印章的內容。 

古代的讀書人，愛書是天性，如果能夠得到善本佳刻，無不視為拱璧。藏書家為

求善本圖書，有的不惜變賣田產，甚至還有以身殉書的事。而對於書本的愛護與態度，

從藏書家的藏書印中，不難看出其端倪。 

收藏印自唐有之，到後代更為普遍，藏書家得一善本，每喜在上面鈐蓋印章，以

示證明，這就代表此書歸我所有。藏書印朱色燦然，若屬名家篆刻，兼具藝術價值，

此外，在鑑定版本、明瞭遞藏經過諸方面，也有相當重要的功能。而印文內容，或僅

記姓名字號，或表明為聖賢之後，或載籍貫、官職、書齋名等，範圍頗廣，尤以示意

後代子孫善加珍惜，最讓我們感到好奇，也深覺古人迷戀善本，簡直似癡還狂。如明

錢穀2藏書印刻著「有假不返遭神誅」等語句，這種詛咒借書不還者，真是太狠心了吧。 

再依據館藏《華陽國志》，此書係明吳縣錢穀手鈔本，在其首冊護葉黏一舊書簽，

上以墨筆書「錢叔寶手鈔華陽國志」，書名下並書「蕉林珍藏」四小字，知係清初大

學士梁清標所曾藏。書中鈐有「錢穀手鈔」朱文長方印、「賣衣買書志亦迂，愛護不

異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鬻之何其愚」（常璩，1368-1644）墨文長方印可證。 

       
 

                                                      
2
錢穀（1508-1572），是寒士藏書中典型人物，其手抄之書，為後來藏家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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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華陽國志》舊書籤題書名下並書「蕉林珍藏」四小字，卷一首葉鈐有「錢穀

手鈔」朱文長方印及錢穀藏書印 

 

再就國圖所藏善本古籍來看，這一類的藏書印如清沈廷芳3藏書印「購此書甚不

易，𡚇𡚇子孫，弗輕棄」（宋濂，1401）、清呂葆中4藏書印「難尋幾世好書人」（蔡沈，

1280-1368）、陳群藏書印「來生恐在蠹魚中」（荀況，1368-1644），其意多為收藏書籍

不易。 

      
圖19 《宋學士續文粹》鈐有清沈廷芳「購此書甚不易，𡚇𡚇子孫，弗輕棄」藏書印 

      
圖20 《書集傳》鈐有清呂葆中「難尋幾世好書人」藏書印 

                                                      
3
沈廷芳（1692－1762），早年為國子監生，校錄《大清一統志》。官至河南按察使。建藏書樓「隱拙齋」，

藏書極富。 
4
呂葆中（？—1707），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科榜眼。授編修。呂留良富於藏書，父過世後，他繼

承其藏書，家有藏書樓「明農草堂」、「觀稼樓」、「玉乳山房」、「吾研齋」、「只拙齋」等，藏書甚多，

其中宋元刻本有數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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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荀子》鈐有陳群「來生恐在蠹魚中」藏書印 

 

清張燮5有一藏書印，文記：「平生減產為收書，三十年來萬卷餘，寄語兒孫勤雒

誦，莫令棄擲餉蟫魚」（梁辰魚，1368-1644）。其中隱喻了藏書家嗜書如命、患得患失

心境。另一藏書印為「成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諸」（邵雍，1225-1279）朱文方印，

堪稱收藏書籍的辛勞。 

      
圖22 《鹿城詩集》鈐有清張燮的藏書印記 

 

                                                      
5張燮（1752-1808），登乾隆 58 年（1793）進士，官刑部員外郎，歷寧紹臺兵備道，以詞章名世，有《味

經書屋詩稿》12 卷。自奉儉約，喜購書，與黃丕烈友善，暇日遍遊書肆，恣覽古籍，一時有兩書淫之

稱。積書至數萬卷，其藏書室曰小嫏嬛福地，孫蓉鏡能世守不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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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伊川擊壤集》鈐有清張燮「成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諸」藏書印記 

 

到了後來，珍藏書章的目的，不在止於識別收藏而已，每將自己得書的經過，或

告誡子孫的話，也藉著藏書章的銘文表達。譬如明代的祁承 6，是萬曆年間的大藏書

家，也是著名的學者，他不僅喜歡藏書，也精於校勘。他除了撰寫「藏書訓約」外，

還告訴後世子孫對藏書的珍視，也期盼子孫永遠珍愛祈家的門風，並且還留下來這樣

的藏書印銘：「澹生堂中儲經藉，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恆不

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蔡沈，1368-1644）。又如清代的王昶7藏書

印記，刻了一枚長達五十餘字的藏書章，銘文是：「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

備。購且藏，劇勞勩，願後人，勤講肆，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遊藝，時整齊，

勿廢置！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豖類，屏出族，加鞭箠！述菴傳誡」（黃公紹，

1368-1644）。其內容豐富極了，從聚藏不易到勗勉及告誡子孫，應有盡有。由上述諸

例中，不難想見藏書的功用，已不止於識別而已，常饒富深意，帶給看書的人，不少

情趣。 

                                                      
6
祁承 (1563-1628)，明萬曆 32 年進士，精於汲古，其所鈔書，世人多未見。藏書富甲江左，所收藏之

所為「澹生堂」。 
7
王昶(1725-1806)，清乾隆 19 年進士，官刑部侍郎，富藏書，精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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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書蔡氏傳纂疏》鈐有祁承 藏書印 

 

     
圖25 《古今韻會舉要》鈐有清代王昶藏書印記 

 

清末刻有《榆園叢書》的許益齋8，有一方多字的藏書印章：「得之不易失之易，

物無盡藏亦此理。但願得者如我輩，即非我有亦可喜」（許增，1644-1911）。其藏書印

紋深含哲理，其是告誡後人好書來之不易，保藏更加困難，不要丟失圖書。其藏書觀、

珍書情，更顯境界高雅。 

 

                                                      
8
許增（1824—1903）清末學者、藏書家。字益齋，一字邁孫，浙江仁和（今杭州），喜勘訂書籍，所校

刻唐文粹精核無比，性尤愛書畫，收藏既富，偶一涉筆，便自不凡，最善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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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榆園雜俎》鈐有清許益齋的藏書印章 

 

因此，有的人就表示要「以身守之，罔敢失墜」，特別是寄希望於子孫後代。如

向山閣陳鱣9在他最心愛的書上，都蓋上刻有自己長髯古笠的肖像印「仲魚圖象」和「

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張天錫，1474）這兩方藏書印。 

 

          
圖27 《草書集韻》鈐有陳鱣的肖像印和藏書印 

 

可是，要保藏這些善本古籍，也真是談何容易，那時，除了水火兵蟲盜賊之外，

最危險的還是出在自己子孫身上。如陸心源的十萬卷樓全部藏書，陳鱣向山閣的那麼

多宋刻元槧，到兒子手裡就都賣光散盡了，所以有些人的慨嘆也反映到藏書印上來：

「難尋幾世好書人」！有的藏書家對借書非常謹慎，唯恐有失，如張蓉鏡10在書上鈐

                                                      
9
陳鱣（1753-1817），嘉慶三年舉人，精研文字訓詁，長于校勘輯佚，為收藏圖書、校勘圖書，他整整奮

鬥了一生，計收書十餘萬卷，晚年建造了向山閣以儲之。 
10
張蓉鏡，清代藏書家。官候補同知，喜藏書，精於鑑別，芙川娶妻姚氏，名婉真，號芙初女史，與芙

川垃有藏書之好，於是名其藏書閣曰雙芙閣。曾得宋版《擊壤集》，倍加珍惜，為求永久流傳，無水火

蟲蝕之災，特在書頁空白處，以血書寫「南無阿彌陀佛」6 字。其藏書之所尚有味經書屋、小嫏嬛福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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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有「在處有神物護持」（邵雍，1225-1279）藏書印。古代，有的人主張書要借給人

看，只希望不要損壞丟失，吳焯11就在書上鈐有「𡚇𡚇流傳，勿損汙」（嶽浚，1271-1368），

這是完全正確的。 

      
圖28 《伊川擊壤集》鈐有張蓉鏡「在處有神物護持」藏書印 

 

      
圖29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鈐有吳焯「𡚇𡚇流傳，勿損汙」藏書印 

 

                                                      
11
吳焯，清代藏書家。生於康熙 15 年（1676），貢生，官同知。好古嗜書，凡宋雕元刻，與舊家善本，

必百計求獲而後已。藏書不下數萬卷，其瓶花齋藏書，遂甲於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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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藏書家顧錫麒12的箴言印曰：「昔司馬溫公藏書甚富，所讀之書，終身如新。 

今人讀書，恆隨手拋置，甚非古人遺意也。夫佳書難得，易失消，一殘缺，修補甚難。

每見一書或有損壞，輒憤惋浩嘆不已。數年以來，搜羅略備，卷帙頗精，伏望觀是書

者，倍宜珍護，即後之藏是書者，亦當諒愚意之拳拳也。聞齋主人記」（李攀龍，1572）。

娓娓說來，勝過千言萬語。 

      
圖30 《滄溟先生集》鈐有清代藏書家顧錫麒的箴言印 

 

在眾多的館藏善本圖書中，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許多珍貴古籍，首頁都

鈐蓋「希古右文」朱文方印，末頁則鈐有「不薄今人愛古人」白文長方印，就在這兩

個藏書印記後隱藏著一段搶救國家重要文獻的豐功偉業，其意義非凡。「希古右文」、 

「不薄今人愛古人」（姚思廉，1127-1279）既作為密記之用，也表示收書不先自設限

的態度。 

 

          
圖31 《陳書》鈐有「希古右文」、「不薄今人愛古人」藏書印 

                                                      
12
顧錫麒，清藏書家。字竹泉，一字敦淳，別號謏聞齋主人，江蘇太倉人。仕履不詳，太平軍攻婁江，

曾攜書至上海。以藏書富名於當地，藏書樓為「謏聞齋」，藏書中有宋版元刊數百種，自稱與錢曾有同

好，校勘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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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鈐印是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藏書家（出版）收藏書籍的標記。透過

整理這些鈐印，有助於人們瞭解古籍的遞藏流傳歷程、版本鑒別以及藏書者的思想情

感，明確古籍的文物價值、史料價值。歸類、輯錄古籍鈐印不僅是古籍整理的一個重

要環節，更是弘揚傳統文化的基礎工作。 

 

三、藏書印的學術價值 

 

藏書印是一種人工雕琢而成、用於在書頁上鈐蓋的印章。書是藏書印的唯一載

體，離開了書，藏書印便失去了區別於其他印章的獨有特色。同時，書也是藏書印與

人發生聯繫的最重要紐帶，正是由於隨著書籍一起輾轉眾家，世代留傳，藏書印才得

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同與青睞。因此，與藏書印有聯繫的人，無一不與書有著或多或

少的聯繫。而書籍作為一種物品，和人之間的關係無非是擁有與被擁有。換句話說，

對於書而言，任何人的身分都只有兩種可能：是書的主人，也就是藏書人；或者不是

書的主人，則可以相對應的稱作看書人。二者並非截然對立，而是經常可能相互轉化，

甚至可以相互影響。所以，古代藏書家將印章用作珍玩永保的印信，矜重之情，閒逸

之心均展示於方寸之間。而今人面對一枚枚鈐於書卷的朱記，在讚賞古人風流文雅、

欣賞精妙篆刻藝術的同時，還應該意識到藏書印是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古物遺存。 

閱讀古籍，欣賞前人的藏書印，因為喜愛精美的刻印和寓有深意的文字，除了這

個之外，但從學術研究觀點來說，藏書章也有很豐富的文獻價值。 

（一）反映了藏書家的生活與感受 

藏書印章對探究家庭的活動與思想頗有益處外，反映了藏書家的生活與感受，表

達一種淡泊名利、逍遙自在、與世無爭思想，修身養性的準則。 

（二）了解藏書家的個人資料 

藏書印不僅具有較高的藝術鑑賞價值，尚可從中了解藏書家的個人基本資料，諸

如生辰、名號、行第、籍貫、仕途、功名、肖行、志趣、讀書處、藏書齋等，從而為

鑑定書籍及版本提供了線索和依據，也間接了解時下藏書家們的藏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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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藏書印瞭解每一本書的遞藏經過 

藏書印的鈐蓋是有一定規律的。一書若是經過多人所藏，通常是最先藏書者鈐印

於首卷卷端最下方，後藏者則依次往上鈐蓋，以至於天頭、欄外。據此便可知曉這一

圖書的遞藏、流傳過程。然而藏書家用不同的印記見證自己的收藏，因此，愈是精槧

古書，其纍纍藏書印不僅是迭經珍藏的身份證明，亦可藉以考知典籍流傳的軌跡，更

能察及經歷歲月的長久。如：翁方綱「寶蘇齋」所藏南宋嘉定六年（1213）准東倉司

刊本《註東坡先生詩》，除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外，尚有「大明

錫山桂坡安國民太氏書畫印」白文方印（安國）、「汲古閣」朱文方印（毛晉）、「商丘

宋犖收藏善本」朱文長方印（宋犖）、「謙牧堂藏/書記」白文方印（揆敘）、「覃溪珍

賞」白文方印、「寶蘇室」白文方印、「蘇齋」朱文長方印（翁方綱）、「小西涯居士」

白文方印（法式善）、「筠清館印」朱文方印、「南海吳榮光書畫之印」朱文方印（吳

榮光）、「小蓬萊閣」朱文方印（黃易）、「志詵」白文長方印、「葉志詵」朱白文方印

（葉志詵）、「張塤審定」白文方印（張塤）、「董洵」白文方印、「小池」白文方印（董

洵）、「藏之海山仙館」朱文方印、「子韶審定」朱文方印、「潘氏德隅珍賞」白文方印

（潘仕成）、「吳興張氏圖書之記」朱文長方印（張澤珩）、「剛伐邑齋」朱文方印（袁

榮法）、「袁思亮」白文方印、「伯虁」朱文方印（袁思亮）、「韞輝齋」白文方印、「蔥

玉」朱文方印、「張珩私印」白文方印（張珩）等藏書章（國家圖書館特藏組，1999）。

諸多的藏書章，可徵知此書收藏始末，最先藏有此書的是明朝嘉靖年間無錫的安國，

其後歷經毛晉、宋犖、揆敘、翁方綱、法式善、吳榮光、黃易、葉志詵、張塤、董洵、

潘仕成、張澤珩、袁榮法、袁思亮、張珩等人，也成為鑑賞古書的風景之一。 

         
圖32  南宋嘉定六年（1213）准東倉司刊本《註東坡先生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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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珍貴古籍的價值在其宋註中保留許多宋代史料，解讀了東坡意在言外的深

義；宋刊宋印則展現其歐體宋版書端楷明淨的特色；翁氏寶蘇齋的年年祭書，加上歷

代遞藏印記、觀款、題跋，賦予此書另一層的藝術價值；而浴火重生的焦尾本，更增

添其傳奇性。此珍籍背後蘊涵的故事，篇篇動人而精釆，古代文人對書籍的珍視分享、

應對酬作的生活美學與逸趣，亦躍然典籍之上。 

又如一部宋代所刊印《尚書表註》，書中鈐有「南樓書籍」朱文方印、「天水」朱

文葫蘆形印、「董印其昌」朱白文方印、「古杭瑞南高士深藏書記」朱文長方印、「騫」

朱文長方印、「擇是居」朱文橢圓印、「吳城」朱文方印、「敦」「復」朱文連珠方印、

「汪士鐘曾讀」朱文長方印、「廣伯」白文長方印、「張印鈞衡」白文方印、「吳興張

氏適園收藏圖書」朱文長方印、「石銘收藏」朱文方印、「菦圃收藏」朱文長方印、「願

流傳勿污損」朱文長方印、「內樂村農」朱文方印、「青蘿」朱文長方印、「周春」朱

文方印、「周春」白文方印、「松靄」朱文方印、「松靄」白文方印、「松靄藏書」朱文

方印、「泰谷周春」朱白文方印、「周春字芚兮號松靄」白文方印、「周字芚兮印」白

文方印（國家圖書館特藏組，1996），則可知這部書歷經明董其昌舊藏，入清經顧湄、

吳氏繡谷亭、丁氏持靜齋、馬思贊、周春、張金吾、汪士鐘、張鈞衡適園、張乃熊菦

圃諸家遞藏，後由國圖滬購入藏，為傳世僅存之孤本。 

         
圖33  南宋末年建安刊本《尚書表註》 

 

此外，還有好多印文相同的藏書印，單靠文字說明，不看原印，往往不能最終確

定，故熟識各藏書印，對研究我國藏書史無疑有極大幫助。從昔到今，這些累累藏書

印章，記錄了對千萬卷圖籍精華護持授受的經過。一印一書緣，隱約也可察覺出傳統

文化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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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藏書印及書齋，得知藏書家收藏的特色 

藏書家的藏書處所名入印，古制原無，始於唐宋，用以書畫（吳芹芳、謝泉，2005）。

藏書家都有自己的藏書齋、室、堂、閣、樓台，並鐫成印章，鈐於書上。如黃丕烈的

「百宋一廛」，知其藏有百部宋版書；陸心源的「皕宋樓」，知其藏有兩百部宋版書，

雖然其中不乏明人所偽刻的，但也大致可看出其特色；瞿鏞的書齋為「鐵琴銅劍樓」，

足見他的收藏，除了書籍外，也收藏不少金石。清代光緒年間的丁丙，他有一書樓為

「善本書室」，他所謂「善本書」的標準是：第一種是「舊刻」，指的是宋元刊本；第

二種是「精本」，指的是明初到嘉靖年間雕刻精工的本子；第三種是「舊鈔」，指的是

影鈔宋元精本而筆墨精妙的本子；第四種是「舊校」，指的是名家校讎精審的本子（丁

丙，2002）。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前人對「善本書」所訂的範圍和標準，可以說

是很有貢獻的藏書家。 

      
圖34  《新定續志》所鈐印黃丕烈「百宋一廛」藏書印 

 

      
圖35  《開元天寶遺事》所鈐印陸心源「吳興陸氏皕宋樓珍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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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三曆撮要》所鈐印瞿鏞的「鐵琴銅劍樓」藏書印 

 

（五）揭示了古籍印記蘊含的史料價值 

史料價值就是歷史材料（一般地說，以文字材料為主，也包括實物史料）對於歷

史研究的價值。小藏書鈐印，字數不多，但方寸之間卻凝聚了十分豐富的資訊資源。

藏書鈐印一般包括藏主的姓氏字型大小、生平行第、鄉里籍貫、官職履歷、書齋雅號、

鑒賞品記、志趣愛好、警語箴言等，從中既可以看出各藏書家的癖好志趣，更有助於

判斷一書的收藏和流傳（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1988）。透過藏書鈐印，可以考查

藏書家的姓名、別號、藏書樓乃至籍貫、官職裡居、年齡甚至形跡、交往，窺見藏書

家的個人修養、處世態度及藏書觀念，是研究我國歷史文獻發展變化的重要依據。 

 

            
     翁方綱印           蘇齋         季振宜藏書    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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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彝尊印         吳郡顧元慶氏珍藏印       東郡楊氏海源閣藏 

 

      
  董氏玄宰        菦圃收藏 

圖 37  琳瑯滿目的收藏印章紀錄了對千萬卷圖籍護持授受的經過 

 

（六）藏書印還能為古籍版本鑑定提供較可靠的依據 

古籍版本鑑定是一項複雜的綜合性的知識判斷，主要是根據原書的內容、序跋、

字體、紙張、刻工、裝幀等，而作為書籍流傳過程中附加上去的藏書印，對於版本的

鑒定也起到輔助作用。大多數藏書家對於宋元善本都有專門的收藏印，如明毛晉「甲」

（周南瑞，1368-1644）、「元本」（魏徵，1297-1307），王世貞 13「伯雅」（趙善璙，

960-1279）。楊以增 14「宋存書室」（陳騤，1351）及丁丙的「善本書室」（王引之，

1796-1820），乃至乾隆的「天祿琳琅」（陶潛，1127-1279）等。另外，還可以依據藏

書印，尋其藏主的藏書目錄，以便了解該書版本原委，如有錢謙益書印的可以查《絳

雲樓書目》。因此，藏書印具有識別和標識的作用，被認為是鑒別版本的重要依據之

一。 

                                                      
13
王世貞（1526-1590），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他嗜書成癖，所藏宋刻多前有

「貞元」印，又有「伯雅」、「仲雅」、「季雅」分印各本，以別甲乙，論者以為較之毛晉區別更為詳晰。 
14
楊以增（1787-1856），清道光二年（1822），官至江南河道總督。他收藏既富，乃別辟「宋存書室」貯

天水舊籍，而以元本、校本、影宋鈔本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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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天下同文前甲集》鈐有毛晉「甲」藏書印  圖39《隋書》鈐有毛晉「元本」的藏書印 

 

          
圖40《自警編》鈐有王世貞「伯雅」藏書印圖  41《文則》鈐有楊以增「宋存書室」藏書印 

 

       
圖42《尚書訓詁》鈐有丁丙的「善本書室」藏書印《箋註陶淵明集》鈐有乾隆的「天

祿琳琅」藏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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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據收藏者推斷大體版刻年代 

一般透過藏書印就能確定收藏者。收藏者可能是宮廷、可能是書院、可能是個人，

但不論是誰，只有成書後才能在上面鈐印，故依據收藏者的印章可推斷一下大體版刻

年代。例如，一書若鈐有「翰林國史院」長方形朱印（權德輿，1127-1279），此書版

刻就不會晚於元代，因為翰林國史院是元代公藏之地。南宋緝熙殿藏書印。如果一書

有多人藏印，要找出最早的收藏印來確定大體時間。如書中鈐有「晉府書畫之印」朱

文方印（韓道昭，1212），可推斷此書不晚於明初。「晉府書畫之印」是明太祖朱元璋

第三個兒子晉王朱棡的藏書印，朱棡死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趙頤光雖是明朝人，

但時間晚於朱棡。以藏書印推斷版刻年代的前提必須印記是真的，如果是偽印，那就

不足為憑了。 

 

      
圖43 《權載之文集》鈐有「翰林國史院」藏書印 

 

      
圖44 《泰和五音新改併類聚四聲篇》鈐有「晉府書畫之印」藏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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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功能 

許多藏書印從不同的角度表達藏書家的治學態度或讀書、藏書的方法及愛書、惜

書之情，諄囑子孫後人保存好藏書。誠如許增的「得之不易失之易，物無盡藏亦此理。

但願得者如我輩，即非我有亦可喜」印，還有「子孫永寶」、「得者寶之」等印。其言

近旨遠，意蘊深刻，耐人尋味，無不表達了愛書之篤，讀書之樂，寄子之望。其藏書

觀、惜書情，實屬可貴，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功能。 

（九）藏書印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與極高的藝術價值 

印章是中國優秀傳統藝術之一，它和中國的書法、繪畫、雕刻等一樣，具獨特的

藝術風格。藏書印的印文，有秦篆、繆篆、鐘鼎文字、漢隸、楷書等不同形式的刻法，

顏色多種，雕刻精美，印泥講究，有的歷經數百年，依然清晰醒目，為閱讀者留下了

充分欣賞、想像的空間，具有很高的藝術鑑賞價值。 

自來藏書印記，多請名手篆刻，故其藝術價值，不下書畫家印記一等。如明代毛

晉用印，多出汪吳之手；清代潘祖蔭滂喜齋藏章，乃趙之謙手治；徐乾學「傳是樓」

一印，實為顧苓之作；朱彝尊「秀水朱氏潛采堂圖書」一印，葛潛為之；缪荃孫常用

之「荃孫」一印，則黃牧甫手耕；如此例子，不勝枚舉，其他如鮑廷博、法式善、陸

心源等人用印，或凝重古樸，或溫雅秀逸，均可稱精美之極，其形制，其款式，其篆

法，亦足為今日藏書印之典範。 

藏書印是詩、書、畫、印的一種完美結合。人們常以「方寸」一詞來形容，儘管

鑑藏印的藝術表現空間十分狹隘，但它具有豐富的內涵和文化意蘊，呈現多元的藝術

魅力。 

 

四、結語 

 

古代私家藏書印鑒作為一枝瑰麗的奇葩，不僅是藏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

留給我們後人的一分珍貴遺產，這一優良的民族文化傳統，無疑我們應當繼承發揚。

我國許多藏書家如徐乃昌、董康、鄧邦述、陶湘、劉世衍、蔣汝藻、劉承幹、吳梅、

袁克文、周叔張等，都很好地繼承了這一傳統，古代私家藏書印鑒的種類在古籍中都

能有跡可尋，而且于藏印之重視、講究絲毫不亞于古人，甚而有或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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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善本古籍中的藏書印章具學術性、資料性、藝術性三美兼備的特性。藏書印

反映著讀書人的生活情趣，精神追求，思想境界，甚至讀書治學體會。藏書印在措詞

上往往多樣而有變化，林林總總，別出心裁，加上印章精美考究，不但給後人留下溯

宗考源的線索，也可為書籍增輝。 

國圖目前正在有計劃地整理館藏善本古籍的藏書印，並建立資料庫，提供研究者

使用。建立善本古籍藏書印系統，實有以下功效。首先，藏書印的建立可對古籍文獻

起到保護作用。古籍文獻上的藏書印資源透過技術手法經數位儲存後，可以減少使用

者使用原件的頻率，避免或減少原件損壞和丟失的機率。此外，對古籍文獻上的藏書

印資源進行數位化整理過程，本身也是對古籍文獻起到一定的修復作用，解決古籍紙

張老化或古籍文獻變質的保護問題。 

其次，藏書印資料庫的投入使用可提高藏書印資源利用率。眾所周知，藏書印具

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然而，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這一價值始終未被充分挖掘。究其

原因，在於藏書印的辨識難度太大。尤其是非文字學專業背景、不懂篆刻的研究人員

在辨識藏書印時十分棘手。如今有可供檢索的藏書印資料庫，除了能夠縮短研究者查

找、辨識印文的時間外，還能透過印文、印主等檢索項查找到同一印主的多部藏書，

明確書籍資料的流轉變遷過程，對散逸的藏書群進行考證、再編等。如此一來，藏書

印資源的利用率及利用效率將會大大提高。 

最後，有利於學術資源的共建共享。藏書印資源數位化後，既有利於科學化管理

和維護，又為開展特色服務創造條件，還可以在資源的共建共享上發揮作用，促進整

個社會對資訊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在藏書印數位化過程中，解決印文及印主的辨識問題是一個長期、複雜的工作，

也是一個需要集思廣益的工作。基於館藏的藏書印資料庫開發，既是文獻資源長期保

存的必要手法，又是書籍流傳史視覺化開發的有效嘗試，同時也有益於學術資源的共

建共享。資料庫開放後，使用者利用互動平臺，對印文進行評價、糾錯、補充、更正

等。在滿足讀者共用資源的需求的同時，也促進資源的共建開發。筆者認為，圖書館

對大眾進行藏書印知識普及和藏書印資料庫的宣傳推廣是十分必要的。而推廣方式除

了在館內開展藏書印主題展示活動以外，還可以借助網路平臺等。另外，資料庫建成

後，圖書館透過宣傳推廣在短期內能夠提升讀者量，但要想擁有穩定上升的使用者，

主要還是依賴資料庫自身的質量，即它的實用性、資源量、可操作性、後期更新頻率

等。從這一方面來看，我國的藏書印資源整理建立尤其是藏書印資料庫的建立任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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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總之，藏書印是藏書家愛書的產物，是藏書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枚小小

的藏書印章，折射出的卻是一個大千世界。方寸之地的藏書印，不僅是藏書家們的個

人標記，也是他們的精神寄託，同時其深刻的文化意蘊也為今之學人帶來藝術上的享

受，更是可從中探索明清藏書家藏書思想，古籍文獻的繼承流傳，藏書事業的發展與

變化的重要依據。藏書印反映了藏書家搜集、保管、流通圖書的經過與體會。古今藏

書，在書上施以印章，勾勒了一部書的流傳軌跡，印章上通常刻有姓名、字、號、鄉

里、祖籍、藏書處所、官職、鑒別、授受、告誡、記事、言志等內容，是我們鑑定一

書的價值，特別是其文物價值的最佳依據。這對於後人了解文獻的收藏和流傳以及鑒

別古籍版本等都具有重要價值。因此，探析藏書印有利於古籍及藏書印諸方面的研究

和利用，具有現實意義，也是啟迪今人追求知識的精神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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